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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云流水的
轻逸台风  
  越剧旧称绍兴文戏，演出取材多为才子佳人的古典爱情故事。女小生饰演
才子，俊秀的扮相、优雅的仪态较之男演员而言，会先赢得观众的视觉注意。
但若表演火候处理不当，便会显得很矫情。表演过了，有失女小生的俊雅风
范，丑化自身形象；演不到位，则刚性不足，脂粉气重。  
  茅威涛的台风挥洒着行云流水的轻逸感，这恰与她禀赋中所具的诗意气质
暗合。“轻”，绝非“浮”，是灵动敏捷，静如处子，动如脱兔，茅威涛举手
投足从不拖泥带水，她的动作到位却不刻意煽情。“逸”，非指“散”，茅茅
注重人物内在心绪的表现，文人的清高孤傲的风骨，超然尘世，但时运不济笼
上浓浓的忧愁，茅茅是肩负凝重感的“逸”，故而她常常颔首含胸，流露出人
在矮檐下的无奈与自怜。  
  《西厢记》中，被越迷讨论的较多的一个话题———张生踢褶子是她从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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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中借鉴过来的动作，难度很大。踢不好就显得哗众取宠，落入俗套。但茅茅
偏偏踢得优雅飘逸：那轻轻抬腿，微微一踢前襟，恰到好处地用手接住，旋即
潇洒自如地转身，用水袖带开因旋转而扬起的后襟，动作一气呵成，张生那飘
飘欲仙、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且不论茅威涛所饰演的风流才子这类典型文人，就连荆轲这样浪迹江湖的
武士身上都融入了文侠的特质。一个冷面刺客也能在慨叹“风萧萧兮易水寒”
中向往“日落回家，美酒空樽，一川烟絮，一天飞霞”的唯美画图。而那段经
典的扇舞，让人过目难忘。单纯舞剑，过于生硬。以扇代剑，扇面或开或合出
神入化。既未失剑的英气，又平添了几分扇的妩媚与懦雅，展示了硬汉荆轲铁
骨中的柔肠。  
  再如《陆游与唐琬》中，陆游重游沈园的那出戏，以何种方式写下《钗头
凤》这首脍炙人口的名词更好？写实还是写意？茅茅选择了后者。如果完全写
实，无异于当众做书法表演。但这首辞上下阕共有 60 字，即便用草书龙飞凤
舞迅速写完，最快也要五六分钟，显然不适于舞台表演。有的演出则采取了虚
实相生的表现方式：将事先写好的字置于舞台的假墙后，随着演员的书写，表
演逐步打灯光，把字显现出来。这固然节省了时间，但只能见到演员的背面，
不利于观众的欣赏需求。写意则抛开这些真实手法。茅茅完全是面对观众写下
这首诗：陆游因无意邂逅唐琬，百感交集，心情沉重，开始书写时动作较为缓
慢。但随着回忆痛苦的加剧，现实的残酷与理想的失落让他悲痛不能自已。一
行行几乎是连成一体的奋笔疾书，到最终嗄然收笔，蓦地一个定格画面，久久
停驻，全场都静穆下来。辞已尽，情未穷陆游的两滴清泪无声地潸然落下，让
观众感受到了他那颗泣血的心。所谓“未著一字，尽得风流”。这段表演不过
三四分钟，茅茅用形体语言却把陆游的心态刻画得细致入微，令人拍案叫绝。 
  茅威涛就是以一种举重若轻的姿态，把对舞台驾驭能力和现场的调度技
巧，发挥得无懈可击。戏曲是一种经过高度提炼的美的精华，表演的程式对茅
茅绝不是桎梏，戴着镣铐跳舞的她永远是舞台的精魂，一个眼神，一个蹙眉，
一举手，一投足，都在引导观众的眼睛和心灵做着变化无常的追逐。  
  温文尔雅的书卷气中熔铸了沉郁的诗意，醇厚宽广的声腔传达出心灵的律
动，灵动飘逸的舞台形象勾画了的翩翩风范，这三者相互交融，构成了茅茅独
创的诗意空间。在这空间里融入了她对舞台形象的细察、体悟和表达。她锐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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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取、勇于创新的精神，不仅拓展了越剧艺术的表演疆域，同时增添了自身的
人格魅力。茅威涛说“艺术上人文上的追求是不会放弃的”，她表示要“积淀
真正的前卫因素”“进入那种实实在在、老百姓能够怦然心动的情感状态”。
因此说，无论越剧改革今后向何处发展，“小百花”这一女子越剧代名词将会
负载何种新的意义，茅威涛所倡导诗意越剧的理念，都有抹不掉的先锋色彩。
 
